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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学在中国的进展

李明滨

　　经过两年的准备 ,“普希金在中国”学术会

顺利地召开了!

普希金的作品流传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

史。 普希金研究在中国是否已形成专门学科

—— “普希金学” ,虽然还是一个有待于考察的

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 ,作为国际“普希金学”的

组成部分 ,它在中国已经有很大进展 ,并经历了

几个阶段。

一、本世纪初的引进

中国人知道普希金的名字始于 1900年 ,由

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治通考》首次提到

它。 1903年《上尉的女儿》译成中文 ,是中国首

次出版普希金的名作。 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

力说》一文在中国第一次评介了普希金的作品 ,

涉及《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和《叶甫盖尼·奥

涅金》和一些短诗。此后 ,尤其在“五四”前后 ,便

不断有人译介普氏。

二、 30— 40年代的推广普及

1937年 2月 10日 ,上海举行普希金逝世

百年纪念会 ,盛况空前。围绕着那一次的纪念会

准备了一系列活动: 1936年由《译文》杂志出刊

“普希金特辑”和“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各一

期。两期共含普氏作品 8篇、论普氏的文章 12

篇和插图 27幅。此外 ,《中苏文化》、《文学》等期

刊 ,商务印书馆、光明书店、生活书店、文化生活

出版社分别出有普氏的作品集 ,再加上海的俄

国侨民用中、俄、法、英四种文字印行了《普希金

百年纪念册》。 这一切使得中国在 1937年前后

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普希金热”。

1947年对于普希金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在上海隆重举行的纪念普

希金逝世 110周年的活动为契机 ,开始了向群

众普及普希金的潮流:

一是推出作品精选的《普希金文集》。内含

抒情诗 40首、叙事长诗 1部、故事诗 1部、戏剧

作品 2部、小说 3篇。 并有俄、中作家 (分别为

24人和 10人 )论普氏的文章 ,俄、中画家 (分别

为 32幅和 3幅 )新作的普氏画像或作品插图 ,

以及普希金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简介。尤其是有

普希金传略和生平著作年表 ,为读者全面了解

普氏提供了方便。该书以文化界名人强大的阵

容为顾问 ,摆开了推广和普及的态势:有郭沫

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田汉、胡风、臧克家、

袁水拍。 由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罗果夫、林棱为

编委 ,戈宝权是执行编辑。文集出版很快造成社

会影响。 1947年首版 1800册 ,不久在解放前和

解放初期各再版两次。 此后又几次印刷 ,以

1954年至 1957年为最多 ,四年内重印 5次 ,每

次均在 2000册左右 (总计共印 9次 )。该书长期

流传 ,影响深远 ,不但拥有大量读者 ,而且成了

早期普希金研究者的依据。同时 ,还使一批能够

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的名家广为知晓。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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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戈家权、瞿秋白、林陵、耿济之、水夫、磊然、

梁得、葆荃、草婴。

二是在上海重新竖立了普希金纪念碑。本

来在 1937年已有俄侨在那里建立了普希金铜

像。但据罗果夫回忆: 当时那并不是出自“全体

俄国侨民”的自觉行动 ,而是仅由“一小群人” ,

“靠了个别的几个人的钱”建立的 ,因而影响不

大。何况抗战期间日寇占领上海 , 1944年 11月

间 ,“日本法西斯就在黑暗的掩蔽之下 ,正像夜

间的盗贼一样 ,盗走和毁坏了诗人的铜像。”在

俄国人看来 ,遗留下“纪念碑上那个空虚的台

座 ,就像一个伤口在流血” (见《文集》第 384

页 ) ,于是抗战胜利后 ,两年内激发了全体苏联

侨民的热情 ,集体捐资并有少数中国人和其它

国家人士捐款 ,委员会正式筹划重建。此次得以

长期保持下来。这也是在中国首次为外国作家

建立的纪念碑。

三是开始了造就研究普希金的专家 ,以戈

宝权为代表的普研学者正是从中得到成长的。

三、 50年代培养人材的“升级”

两年以后新中国成立 ,迎来了两国文化交

往的洪流。普氏作品也陆续受到大量的翻译 ,以

空前的规模传播。 但对普研工作来说更有意义

的是出现了培养人材的“升级” ,即在 50年代让

普希金进入大学课堂。 高校文科有些系开出了

“俄苏文学”课程 ,普希金便稳固地占有一席之

地。以 1954— 1957年北大聘请苏联文学专家卡

普斯舍和 1956— 1957年北京师大聘请柯尔薄

为标志 ,俄罗斯文学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一批经

典名家便永久地占领了大学讲堂。这两位专家

都各留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讲义并且出

版 ,而且分别培养出中国第一批俄国文学研究

生。他们加上留苏回国的学生 ,毕业后被分派各

地高校 ,日后便是俄文系和中文系的骨干师资。

这样一来 ,一批通俄文、具学术素养、有翻译或

研究成果的普希金学学者就能够涌现出来。

四、 80年代以来的高潮

在 80年代中期 ,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

中文 ,有不少作品是多次重译。据不完全资料统

计 , 1949— 1987年 ,普希金作品译成中文的种

类和次数 ,共有 448种次 (这里只包括文学作

品 ,不计其文章、回忆录和书信 )。重译的种类很

多 ,其中单是长诗《叶甫盖尼· 奥涅舍》这一种

就重译 10次出版。 即有水夫、吕荧、查良铮、王

士燮、冯春、智量、未余和俊邦 (合译 )、丁鲁、王

志耕、顾蕴璞 11位译者分别翻译的 10种版本。

还有郑铮、田国彬、孙剑平、刘宗次四种译本已

完稿 ,出版社正在运作 ,预计明年 200年看时总

数将达到 14种版本。

80年代以来的普希金热潮具有了新的特

点:

其一 ,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趋于全面系统化 ,

已知的有四项大工程。首先成型的是 1995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 (七卷集 ) ,卢永

选编 , 33位译者集体合作 ,精选入抒情诗、长

诗、故事诗、童话、戏剧、小说、特写和论文 ,以及

书信 ,计 223万字。 是当前我国出版规模最大、

作品最全的普希金作品集。其译者的队伍集合

了我国俄语译界老、中两代的名家 ,无疑是一次

普氏翻译力量的检阅 ;而且译者中按各自擅长

诗歌、戏剧或小说翻译的方面发挥长处去选择

翻译 ,例如抒情诗的翻译有王士燮、韩志洁、丘

琴、魏荒驽、乌兰汗、苏杭、陈馥、谷羽、王守仁、

杜承南、卢永、顾蕴璞、李海、陈守成 ,长诗的翻

译有余振、查良铮、郑铮、汤毓强、冯春 ,诗体小

说《叶甫盖尼· 奥涅舍》的翻译是智量 ,戏剧作

品的翻译有林陵和张学增 ,而童话的翻译是任

溶溶 ,小说和特写则有磊然、迎秀、水夫、刘辽

逸、谢崇俊 ,文学论文和书信的翻译则是由研究

和教学领域的人担任:张铁夫、黄弗同、刘文娟、

刘敦健、何茂正。检视选编者卢永邀集的这个强

有力的队伍 ,你不能不相信这个文集的译文自

然属于上乘之作。

同时在进行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普希

金文集》 ,计划出 12卷 ,冯春一人独力翻译 ,出

齐后规模将超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卷集。

此外 ,目前正在运作、预定在普希金诞辰

200周年推出的还有河北教育出版和浙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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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分别成书的两种《全集》 ,均为 10卷本。

其二 ,学术研究专业化。代替 50年代那以

述评为主介绍式文章的 ,是一批专家学者写出

的学术论文。 1981年 5月 18— 24日湖南省外

国文学研究会在长沙召开全国性“普希金学术

讨论会” ,是我国首次以普氏为专题的学术会

议 ,有论文 40余篇。后由易 泉、王远泽编选出

22篇 ,结集成《普希金创作评论集》 ,于 1983年

出版。该书评论涉及的范围 ,包括普氏生平思想

中的重要问题 ,创作中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代

表作品以及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

希金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 ,都有专题论述 ,作比

较深入的分析和充分肯定的评价 ,而对于普氏

思想和创作中的局限和缺点 ,甚至错误 ,也通过

事实进行探讨和分析。同过去相比 ,这个集子的

论文多数能侧重一个方面或一个作品做出有研

究的论断 ,观点比较鲜明 ,材料也丰富 ,反映了

我国 80年代普研的新成绩。当然 ,其中也有一

些论文属于不同观点的争论。

很可贵的是文集有前辈学者曹靖华题写的

书名和戈宝权撰写的文章《普希金和中国》。

陆续出版的有一批专著 ,如王智量著《论普

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陈训明著《普希金

抒情诗中的女性》 ( 1993)、张铁夫著《普希金的

生活与创作》 ( 1997) ,以及徐稚芳著《俄罗斯诗

歌史》 ( 1989)、朱宪生著《俄罗斯抒情诗史》、易

泉等编《俄国文学史》等书中论述普氏的专门

章节。

其三 ,高校教学定型化、制度化。 普希金进

入大学课堂 ,得到定期讲授 ,这是我国“普希金

学”形成的标志之一。 从 70年代末以来有教育

部审定的三种全国通用教科书涵盖了中国高等

学校所有社会科学专业。这三种教材都辟有普

希金的专章 (节 ) ,使“普希金教学”得以定期持

续进行。一种是杨周翰教授等主编的《欧洲文学

史》 ( 1979)面向高校文科 ,另一种是朱维之教授

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 ( 1980)及其扩编本

《外国文学史》 ( 1985) ,两书累计印行各为 150

万册和 50万册 ,面向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和师

专的中文系 ,以及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

相关专业。再一种为曹靖华教授主编的《俄苏文

学史》 ( 1989, 1991,印数约 3万册 )面向俄文专

业。 三种教材恰好适应了推广普及和培养专业

人材的不同需要。其中的普希金专章 (节 )分别

为周乐群、李明滨、刘宗次撰写。

据统计 ,我国设有俄文专业的高校目前有

25所 , 1980年以前最高时曾达到近 60所 ,而我

国有高等学校 1065所 ( 1993年 ) ,其中设有文

科系的占三分之一。 它们每年都要讲授这类课

程 ,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积累下来 ,受过普氏作

品讲授的学生该以千、万 ,甚至成十万计 ,从中

可以成长出多少普希金学人呀。我们能够常常

意外地发现普研新人和新译者 ,这就是明证。可

以说 ,中国拥有的普希金爱好者的数目 ,是除了

诗人的祖国以外 ,在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何况以

普希金为题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博士和硕

士 ,已不止一个 ,而是一批。

因而 ,中国普希金学的阵容必然是庞大的 ,

而且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普及性。 它包括四种

人:翻译家、研究家、出版家和高校教师。

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 中国的普希金研究

者已经形成阵势。其标志是: 一、出现了众多通

俄文和通晓俄国文化及国情、有着多方面成果

的普希金学人 ,二 ,这类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 ,

而是从搜集全面资料、译介作品 ,进而做分析研

究 ,并撰写成著述和史书 ;三 ,以高等学校为依

托 ,有成形的教学科目和制度 ,能够源源不断地

培养出人材 ,以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来壮大这个

队伍。

今年已 85岁高龄的戈宝权先生一生献身

于俄罗斯文学的传播事业 ,身兼普希金作品的

翻译者、研究者和编辑出版者 ,在多所高校开过

普希金讲座 ,指导过教科书的编撰 ,并且最早做

了许多“普希金与中国”有关的历史资料考证和

专题论述 ,功绩卓著 ,他就是普希金学在中国的

开拓者。

戈老曾谈到 ,诗人是他最喜爱和景仰的俄

国作家 ,也是他毕生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所译的

《普希金诗集》已于 1993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

科研成果奖。 他尤其是中国第一个荣获苏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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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在普希金诗歌节 ( 1987年于莫斯科 )上授

予“普希金文学奖”的人。戈老特别提出 ,他曾经

有幸在诗人的祖国参加过两次普希金重大的纪

念节日。一次于 1937年莫斯科纪念普希金逝世

100周年 ,并在会后访问了诗人的家乡。另一次

是 1987年在莫斯科大剧院纪念诗人逝世 150

周年。

戈宝权早年作为记者赴苏 ,从 1935年 3月

住到 1937年底 ,曾做过普希金的报导。 又于

1949年 7月陪同代表团访苏后留在莫斯科 ,就

任新中国首任驻苏临时代办 ,做了多年的外交

和文化工作 ,促进了两国的友谊和交流 ,以杰出

的成就于 1988年 3月 1日荣获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戈老的

杰出成就得到两国的公认并为我们所敬仰 ,让

我们藉此机会他祝贺八五华诞。

由于有了以往的发展过程 ,于是 1996年 4

月 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普希金研究会”便是

顺理成章的事了。全国高校 50名学者参加了成

立会 ,共同庆贺中国第一个研究俄国作家的研

究会产生 ,戈老因病未到 ,特地致函 “热烈祝

贺”。其隆重程度使之成为中国普希金学史上的

大事。研究会的成立 ,一方面出于高校学术研究

进展的需要 ,同行们有了共识 ,早在 1995年 10

月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和俄语教学”学术讨论

会上 ,有 30多所高校学者参加的讨论 ,就一致

认为主客观条件具备 ,时机成熟 ,建议筹备成

立 ,另一方面是友邦的促进 ,以著名文学理论家

利哈乔夫院士为主席的俄罗斯“纪念普希金诞

生 200周年基金会”向我们呼吁设立相应的机

构 ,我们作出积极的回应。鉴于我国的普希金学

人数众多 ,分布面广 ,若从事详细的调查甄别 ,

做吸收会员发展组织的工作 ,必然是任务繁重

而力不从心。因而暂宜设立精干务实的理事会 ,

做点切实的推动我国普研的学术活动和对外交

流 ,以欢迎一切热爱普希金的人自愿参加。

普希金在中国传播广泛 ,成果丰硕。为了总

结成绩、交流经验 ,和准备迎接明年的大庆而举

行这次“普希金在中国”专题学术会议 ,三天的

讨论收有来自我国的学者专家近百人报告、发

言或提交论文。 包括: 1. 普希金在中国的传播

历程 ; 2. 普希金与中国作家 ; 3. 普希金创作本

体研究。

会后拟编辑出版三本书向普希金诞生 200

周年献礼。一、《普希金与我》 ,由孙绳武、卢永福

主编 ,邀请译者、研究者、诗人、作家、艺术家和

读者撰稿 ,就自己受普希金的作品吸引感动 ,或

对其理解和体会 ,或受到启发从中得到借鉴 ,或

诗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对今天的意义等选择一

个角度撰稿。 二、《普希金研究论文集》 ,查晓燕

编选 ,收入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 ,从查

阅报刊、个人自荐和此次会议论文中遴选。 三、

《普希金作品翻译、研究文著、艺术品品目汇

编》。 同时开始筹备明年举办的展览 ,征集各种

成果、展品。

这次会议的主题 ,其实就是总结和交流 ,把

普希金研究推进一步 ,以迎接这位世界文化名

人的 200年大庆。我诚恳地呼吁与会学者 ,为了

中俄文化交流 ,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了世界

的和平与人类进步 ,携起手来 ,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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